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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撑起了《流浪地球》30亿票房
邵岭

国产科幻大片 《流浪地球》 在昨天迈过

了 30 亿元票房的门槛 。 支撑这个数据的 ，

是逾 7000 万的观众人次。

在过去一年里， 还没有哪一部引进的好

莱坞科幻大片取得过这样的票房成绩。 这一

方面说明科幻在中国仍然不是一个大众性的

电影类型， 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 当如此庞

大的人群愿意为一部类型受众面不那么广的

电影投票， 数据就不仅仅是数据， 而成为了

了解大众观影需求的窗口。 除了 “中国人也

能拍出视效不输好莱坞的科幻大片” 之外，

《流浪地球》 到底在哪里打动了观众？

刘慈欣原著中 “带着地球去流浪” 的终

极设定， 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科幻意义上的

新奇感和浪漫感， 更完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家园情怀———因为背负着地球， 这一

趟漫漫征程是远行亦是归途； 而影片最后刘

培强 “带着空间站撞木星” 的自我牺牲之所

以能够踩中观众的泪点， 也是因为他代替银

幕前的人实现了对于舍生取义的向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该片对于当下及未

来的大众文艺作品创作具有启示作用。 人们

说， 文艺作品除了要为大众提供一般意义上

的娱乐与愉悦之外， 更应该对于时代重大的

精神诉求有所回应。 而 《流浪地球》 就如同

一架探测仪， 探测出了身处多元文化语境里

的中国人的情感归依， 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所积淀的经典价值观在当代土壤中的根深

蒂固。 这也是人们将它称为 “中国科幻” 时

“中国” 二字的含义。

一段时间以来， 我们的文艺创作， 尤其

是面对传统资源和历史题材时的文艺创作，

部分出现了强行以现代视角颠覆传统 、 降

格英雄的倾向 。 在这样的讲述中 ， 程婴救

孤不是出于忠义 ， 而是为了替儿子报仇 ；

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护嫂寻兄 ， 动机是暗恋

嫂子……而这些作品没有获得观众的普遍认

可， 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现代与传统并非

势不两立， 尊重、 满足和守护大众对于经典

价值观的追求， 在今天仍然应该是文艺创作

的铁律。

当然， 《流浪地球》 不是一部完美的作

品， 我们无需回避它的不足———除了那些不

够科学的漏洞之外， 影片在叙事方式、 人物

塑造和演员表演等方面都有不少值得改进之

处。 刘培强的最后一搏， 也因为没有在剧本

层面上解决 “万一失败了， 空间站上保存的

人类种子和人类文明也将一并荡然无存” 而

受到观众的理性质疑。 这些都是一部优秀作

品应该避免的问题， 也说明文艺作品要想更

好地与时代精神同频共振， 就需要在艺术性

上有更高的追求和更佳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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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慈欣原著中“带着地球去流浪”的终极设定，带给观众的不仅仅
是科幻意义上的新奇感和浪漫感，更完美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园
情怀；影片最后刘培强“带着空间站撞木星”的自我牺牲之所以能够踩中
观众的泪点，也是因为他代替银幕前的人实现了对于舍生取义的向往

■ 《流浪地球》就如同一架探测仪，探测出了身处多元文化语境里的中
国人的情感归依，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积淀的经典价值观在当代土壤
中的根深蒂固。 这也是人们将它称为“中国科幻”时“中国”二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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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部影视剧的热议评说，本

来在网络上各自抒情畅怀打星评

级是常事。 但近日，围绕一部影视

剧的“一星大战”却把单纯的文艺

评论生态拽回“史前文明”的时代。

争议始于豆瓣网。“一星”增多

导致一部剧的评分起伏波动，从上

映初的 8.5 分逐渐跌破 8 分。 新添

的“一星”里，固然有真批评，可也

不乏“为一星而一星”的盲目偏见。

比如，“还没看，一星预定”“平衡一

下，给个一星”“讨厌演员，无条件

一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

些随手一星，源自怨气、偏见、傲慢

也许还有利益，唯独与观点无关。

不负责任的恶评引来影视剧

粉丝抱打不平，“水军控评”“黑粉

双标”“有偿差评”等揣测、妄断不

胫而走。 更有甚者嫌不够解恨，还

纷纷扑向各大 App 商店， 再给豆

瓣应用打一星。 一通报复性打分，

发泄情绪、输出愤恨。 两个阵营掀

起巨大的网络噪音， 合辙押韵，无

非以偏见对抗偏见。

应该说， 任何人都有打一星

的权利， 即便是同一家媒体在对

待同一件事情时， 都可能站在不

同角度阐发不同观点， 何况一部

影视剧、 一个平台。 观点可以碰

撞， 甚至交锋； 容得一星的鞭笞，

也受得起五星的膜拜———这是开

放包容的时代人人应有的肚量。

但与此同时， 容得下一星，不

等于默许恶意一星； 接受反对声

音，不等于纵容恶意的变调。 那些

在“一星大战”里执迷不悟的人应

看到，闹剧底下，没有赢家。于一些

优秀的影视作品，无端的差评可能

导致它失去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

于豆瓣，意气用事的一星可能损伤

了它的商誉指数； 于中国电影，若

“一星大战”成为常态，则失去了客

观价值的评价体系，失去了良好的

生态环境。

创作和批评本就是电影的一

体两面。试图拒绝批评，那不是真正

的创作态度；而批评脱离事实，批评

的作用也等于零。 由电影延伸到任

何产品，都需要中肯之言、理性之

光，肯定创作的长处，也指出存在的

短板。 由观众延伸到任何商品的用

户，不妨多些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少一些意气用事、哗众取宠。 如此，

才 能 回 归 评 价 体 系 的 建 立 原

点———以足够多样本数达成客观

评价，为更多人提供参考，鞭策更多

作品、产品成为更好的自己。

“成龙演大文豪谁信”为何一语成谶
王磊

刚刚收官的春节档迎来了开门红， 不仅

刷新了票房纪录， 而且也让观众看到了中国

电影类型的进一步丰富。 不过，此前备受关注

的成龙主演影片《神探蒲松龄》，票房和口碑

却远远未达预期，爆出小小的冷门。

有花甲之年依旧拼命演戏的成龙 、《聊

斋》又在中国家喻户晓、再加上成熟的画面合

成技术，投资数亿元的《神探蒲松龄》看上去

手握的每一张牌都具备足够的市场吸引力，

为何档期内却没能取得 1+1>2 的效果？

“成龙演大文豪谁信。 ”此前成龙的一句

玩笑话，与其说是一语成谶，不如说是点中了

当下影视改编要害问题所在———仅有话题和

流量明星的市场效应， 撑不起传统文化改编

的票房和口碑。

成龙和他的风格是否符合蒲松龄的形象

定位，经过这个春节档很多人已经有了答案。

不能否认成龙在银幕上有着精彩的表现，这

些年的贺岁档期他也推出过不少叫好叫座的

影片。 虽然他在尝试转型，但是他在观众“集

体审美”中的形象依旧是轻松幽默居多，这和

在集体审美中同样强势的“聊斋”“蒲松龄”形

象显然有一段距离： 现实中屡试不第到老才

成为贡生的蒲松龄， 印在中国观众心中最深

的形象，莫过于此前电视剧《聊斋》开篇中那

个手持灯笼赶夜路、就着烛火写书的样子。

同时， 影片中几个看似熟悉的故事组成

的“新编”，偏离了观众重温经典的期待，颠覆

了很多人的电影和文学记忆。

为什么蒲松龄的名字前面多了“神探”二

字？ 影片中的蒲松龄成了阴阳判官，手握一支

神笔， 带着一群帮手去捉拿妖怪， 并遇上了

“倩女幽魂”故事中的小倩和宁采臣，只是宁

采臣和燕赤霞不仅是同一个人而且还是妖

怪。 一头轻松捉妖，一头苦情恋爱，这样的大

尺度改编和融合，很难看出“神探”的用意，也

被不少观众戏称为影片改叫“蒲松龄捉妖记”

可能更为恰当。

不难看出，虽然演员、题材、投资、技术都

具备档期“票房担当”的条件，但是“碎片化”

集合方式， 让每一张看上去很好的牌没能发

挥组合优势，或给影片减分，或让影片输在了

起跑线上。 近年来也有相似的案例，尤其是将

文学经典当作叙事资源进行电影改编时，类似

成龙演大文豪的不自信和神探加蒲松龄的生

硬组合，都曾引发圈里圈外的热议：诸如遣唐

使爱过杨贵妃、孙悟空与“狐妖”之间生出爱情

等。 有影评人说，一部影片看下来，除了场面、

段子，就是明星面孔，剧情和人物几乎没有印

象，情感共鸣和审美体验更加无从谈起。

让优质资源“好牌”发挥组合效益，需要

回到电影创作的本源———讲好故事。 讲好故

事，尤其是讲好具有中国审美和价值的故事，

越发成为中国电影叙事空间拓展的重要探索

方向。 随着近年来国内电影市场与电影工业

的长足发展， 观众对特效大片的崇拜已经淡

去，在仰视变平视的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特

别是名著经典的改编， 将以中国电影特有的

类型面对观众， 成为面向世界的中国故事讲

述者。 而作为这个时代的电影创作者，用好传

统文化资源，讲述属于自己这个时代的故事，

才能更好串联起资金、技术、人才。 有了好故

事，电影就不仅是大众消费的文化快餐，也可

以是影像时代传承美创造美的艺术； 不仅是

越发科技化的产品， 而能成为民族审美和精

神的视听艺术载体。

快 评

对于海派绘画，
是时候拓宽丰满认知了

海派绘画是如何走通市场
的， 需要一分为二看待

一位学者指出， 官方、 学术和市场， 可谓

艺术研究的三个维度， 而理解海派绘画， 市场

这个维度尤其重要。 这是因为， 海派绘画的发

生和发展， 与上海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有着不

可分割的关系。 鸦片战争后开埠的上海， 一跃

成为新兴的商业化大都市， 城市经济飞速发展，

产生了一批来自民间的新兴消费群体。 “海派”

从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满足这种商业环境下的

大众审美。

19 世纪中叶以来， 上海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画家前来。 他们大多寓居于豫园一带， 靠卖画

为生， 不得不将作品变成商品。 比如， 当时的

上海画家往往注重题材的讨喜。 传统文化习俗

中的 “福”“禄”“寿”“禧”等主题常常使得他们的

画作热销。 迎合吉利喜庆的大量风俗人物画也

开始出现。 其中， 群仙就是很多画家钟爱的题

材。 尤以钱慧安笔下的仙女最合时尚标准， 眼

细眉长， 桃腮杏脸， 且自有一番福气上涌。 据

说， 钱慧安能在一片月季花瓣那么大的脸形里，

控制并排的两条细线 ， 描绘俊秀的双层眼皮 ，

在眼梢上轻轻挂上几笔， 还能勾出睫毛来。 由

于画艺精湛， 符合大众口味， 钱慧安的画在光

绪年间非常流行。 一时间， 天津杨柳青还采用

他的画稿印过大批年画。

不过， 也有专家认为， 走市场的海派绘画

需要一分为二看待。 深沉， 同样是海派绘画不

容忽视的底色 。 比如 ， 面对当时的国难民生 ，

自立谋生的海派画家们也曾通过绘画来表达内

心的态度。 对此， 艺术史论家徐建融举了这样

一个例子：“海派中影响最大的两位画家———任

伯年和吴昌硕， 无不一边按照民间习用的谐音

取意等通俗手法， 创作着一幅又一幅 《玉堂福

贵》 《无量寿佛》， 在强化艳丽色彩和写实造型

的审美意蕴中挖掘世俗化的活力， 另一边又遵

循着个性自由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倾向， 在

《苏武牧羊 》 《关河一望萧索 》 《饥看天图 》

《拒霜魄力》 以及与之相应的文人画写意传统中

抒发性灵。” 此外， 致力于慈善事业也可谓海派

画家的一个传统。 1909 年在上海豫园成立的豫

园书画善会， 就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以举行

慈善活动、 义卖捐赠为己任的书画组织。 这个

画会最初每年举办一次书画展览会筹集善款 ，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样的活动每年多达三四

次。 鼎盛时期， 画会多达两百余人， 几乎网罗

了当时上海的主要书画家。

说起海派绘画 ， 绕不开它
所处的开放、 流动的生态

“海派是种气息， 我很赞成这种说法。 实

际上这种气息贯穿着海派当时所处的一种生态，

海纳百川、 中西交错， 上海城市逐渐生长的这

么一种生态。”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史论系教

授李超告诉记者。 他因此认为， 研究海派， 不

仅仅要看前后， 也要看内外。 上海美术家协会

顾问朱国荣也指出， 海派其实是在中西文化碰

撞与融合中产生的一种艺术思潮， 它反映了上

海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这一时期中逐渐形

成的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 海派画家

的创新精神是在上海这座开放性城市里养成的

一种秉性。

被尊称为 “海派开宗之祖” 的任伯年身上，

就留有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子。 比如， 任伯年在

画钟馗等人物的面部时， 对所绘对象的肌肉起

伏都以明暗烘染， 显示出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

但整体看起来线条仍流淌出中国的东方韵味 。

又如， 绘画、 书法以外， 任伯年亦擅雕塑人物

小像。 几年前的一次拍卖会上， 任伯年存世的

雕塑孤品亮相， 令很多人大吃一惊———这是任

伯年为纪念其父亲所塑的一尊紫砂肖像。 任伯

年与西方艺术的关系一直是让学界着迷的难题，

一方面其作品中中西交融的痕迹很难抹去， 另

一方面却又有记载否定任伯年学过素描 ,认为他

没有受到西画的影响。

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交叉、 跨界， 是朱国

荣提到的海派绘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亦颇能

说明当时的艺术氛围。 人们熟悉的京剧大师梅

兰芳 ， 就是海上画派朋友圈中的一员 。 他曾

师从陈师曾 、 陈半丁 、 齐白石等诸位书画大

家 ， 受过正规的训练 ， 其中最为擅长花鸟画 。

抗战期间 ， 梅兰芳还曾一度蓄须明志 ， 卖画

为生 。

“海派是文化大熔炉， 让很多人在这里找

到了发展空间 。” 刘海粟美术馆副馆长靳文艺

说 。 在这之中 ， 张大千是一个典型 。 1919 年 ，

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张大千来到上海， 拜入海派

书画家曾熙、 李瑞清门下。 而后在上海宁波同

乡会馆， 他举办了首次个人画展， 百幅丹青全

部售完， 一鸣惊人。 正因在海上画坛声名鹊起，

张大千职业画家的人生形态从此奠定。

海派绘画正成为最近长三角艺术展览的热门

主题。 上海海派艺术馆新近开馆，开馆大展“海上

风起———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藏品展” 首次大规模

集中展示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近现代海派书画珍

藏；历时一年筹备的 “海派绘画年度研究展 ”第一

回（1843-1927）亮相刘海粟美术馆，从各地借展

海派早期近 70 幅佳作；“海派三人行： 任伯年、蒲

华、吴昌硕书画精品展”正于浙江省博物馆举办

提起 “海派绘画 ”，很多人想到的或许仅仅是

“雅俗共赏”“海纳百川”之类有些模糊的概括性字

眼，这些字眼却远不能诠释海派绘画的全貌。 “看

待海派，或许需要跳出艺术史，将其放到更广阔的

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发展过程中来。 ”日前上海

举办的一个海派艺术研讨会上，有专家认为，借着

近期多个集中展示、系统梳理海派绘画的大展，人

们对于海派绘画的认知是时候拓宽、丰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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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刘海粟美术馆供图） 制图：冯晓瑜


